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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数字经济时代，专精特新企业通常会受到自身资源条件约束，难以适应

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不利于企业持续高质量成长。现有研究对于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克

服资源劣势并建立独特的成长发展路径的问题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本文基于资源

依赖理论，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试图探究不同层面的跨组织协同如何影响专精特

新企业成长模式的形成和演化。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根据不同阶段的经营目标，从产

学研、价值链、平台三个层面开展跨组织协同活动，与企业外部多个主体建立紧密的关系

联结；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路径具有动态性，形成了地区集聚型、网络延伸型和生态嵌入型

三种成长模式；在跨组织协同作用下，专精特新企业与其他主体间资源依赖关系发生改

变，由非对称依赖转向联合依赖，多方协同的深度和广度增加，从而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成

长路径的形成与演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拓展组织协同、资源依

赖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相关文献，还为专精特新企业构建成长路径提供了指导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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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几年，我国部分中小企业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完成了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转型

升级。但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特点的专精特新企业往往受到自身规模、环境条

件、经营风险等限制（苏妮娜等，2020）［1］，很难具备企业发展必需的所有异质性资源，存在较大的内

在发展压力。并且，随着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日益深入，组织边界模糊化和企业平台化的趋势加快

（王琳和陈志军，2020）［2］，为了缓解内外部成长压力，专精特新企业逐渐倾向与外部主体开展频繁

且深入的跨组织协同活动（孙卫东，2019）［3］，寻求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跨组织协同与企业成长间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部分

学者认为，与外部主体建立协同合作关系可以通过获取资金、技术等资源支持促进企业成长（吕一博和

苏敬勤，2010）［4］，也可通过改善合作绩效促进企业成长（宋远方和宋华，2012）［5］；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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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组织协同会增加企业信息筛选成本（Hansen，2015）［6］，并且已有合作关系不利于企业与其他外部主

体创新协同活动的开展（Laursen和 Salter，2004）［7］，这对企业绩效和成长具有消极影响。这种差异可能

是由于企业发展水平、发展模式以及其在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合法性和信任程度所导致的（Le 
Pennec和 Raufflet，2018）［8］。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在经营资金、市场渠道等方面相较于其他协同主

体存在劣势，发展方式大多采取技术专业领先方式。因此，一方面，专精特新企业通过跨组织协同能够

大幅度获取异质性资源，并进一步提高其技术创新优势，开拓新的成长路径（王彦林和王莉，2023）［9］；但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到合作关系不对称可能导致潜在经营风险问题（孙莹和车响午，2021）［10］。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为获得异质性资源，不可避免地要与关键资源持有者建立

合作关系，产生主体间关系依赖性（王琳和陈志军，2020）［2］，并且，根据关系各方依赖程度的差别，存在

不同类型的资源依赖（吕文晶等，2017）［11］，即不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Emerson，1962）［12］。大多数学者

认为，不对称依赖会降低关系稳定性和信任程度，导致协作关系中冲突的增加（Kumar等，1995）［13］，不

利于企业合作绩效的提升；而联合依赖有利于关系主体间信息、资源的多方流动，促进其价值取向和

目标趋向一致，降低关系冲突水平，从而产生高度的价值协同性（姜翰和金占明，2008）［14］。因此，从资

源依赖视角出发，讨论不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的产生原因以及二者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差异性，对解释

跨组织协同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作用的两面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总而言之，由于专精特新企业往往难以拥有发展自身所必要的全部关键资源，它们倾向于与

外部主体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跨组织协同活动吸收并利用外部资源。然而，其规模、资金、渠道等

劣势也会造成对外部主体形成强烈的非互惠型态上的“单边”依赖，限制专精特新企业在跨组织协

同活动中发展壮大。因此，为了获得竞争优势并实现持续成长，专精特新企业会努力寻求有效途

径打破这种非均衡状态，实现联合互惠形态上的“双边”依赖。如何建立和调整与外部主体之间跨

组织协同合作关系，使得自身既能够获得必需异质性资源以推动创新，同时又能够避免陷入“单

边”依赖的位置劣势，实现互惠型“双边”依赖，这个问题尚未被现存文献解释清楚。基于以上背

景，本文选取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征和工业”）作为案例企业，根据其发展不

同阶段的管理实践，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从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视角探讨跨组织协同如何影响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归纳出数字化时代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路径以及跨组织协同、资源依赖对专精

特新企业成长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论将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拓展资源依赖理论，并且为专

精特新企业成长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方向。

二、 文献综述

1.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专精特新企业是指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的中小企业，具有提升特定产业领域专业

化和创新水平、增强经济社会发展韧性等重要作用（刘昌年和梅强，2015）［15］。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背景下，专精特新企业依靠技术专业化优势，围绕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等关键环节精耕细作，

在相关行业表现出较高的成长性（曹虹剑等，2022［16］；王伟楠等，2023［17］）。但随着外部环境趋于复

杂、不稳定，专精特新企业由于其发展初期规模有限，存在技术创新领域单一、自主研发能力不足、

成长资源缺乏等问题，容易陷入产业链关键环节“卡脖子”等困境，企业经营会面临较高的风险和

成本（赵晶等，2023）［18］，仅凭借自身专业实力很难实现持续性成长。

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外部合作关系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知识、信息等新资源（杨震宁和

赵红，2020）［19］，推进企业创新。相关研究也证实，企业内部创新与外部知识获取活动存在互补性

（Cassiman 和 Veugelers，2006）［20］。因此，对于资源缺乏的专精特新企业来说，外部异质性资源在其

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与互补企业合作获取稀缺资源可降低经营风险（Köhle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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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1］，与上下游供应商和客户合作可充分把握市场需求，而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则有利于引

进前沿技术和知识，并促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Chen 等，2011）［22］。事实上，现有管理实践也证明

了专精特新企业在充分利用内部资源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寻求与其他外部主体建立紧密的合作关

系以获取和调动异质性资源（王彦林和王莉，2023）［9］。

作为一种外部合作方式，跨组织协同是指组织与环境中其他主体之间通过建立不同维度的合作

关系，使多方达成一致的目标，产生 1+1>2的非线性协同效应，实现协同共生、价值共创的过程（谷军

健和赵玉林，2021）［23］。现有研究主要从参与主体、协同要素、协同效应等对跨组织协同进行探索。

具体而言，在参与主体方面，跨组织协同活动的参与主体不仅包括大学、企业、政府即官产学协同，还

包括产业集群、企业联盟、价值链中的竞争合作主体（解学梅，2010）［24］。在协同要素方面，企业之间

会产生技术协同、知识协同、组织协同、战略协同等不同层面的跨组织协同模式（何郁冰，2012［25］；谢

雨鸣和邵云飞，2013［26］）。但大多研究仅从协同要素的差异性对跨组织协同类型进行划分，忽略了跨

组织协同活动的动态演变过程。实际上，不同主体在不同时期协同的重点不同，协同的要素也会呈

现动态差异，正如 Jagdev等（2001）［27］所指出的，随着焦点企业对技术知识等资源的需求变化，以及合

作企业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和信任水平的提高，多元行为主体间的协作关系也会逐渐演变，比如从

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转向与生态系统内企业的合作。在协同效应方面，现有研究指出，对于中小企

业来说，协同既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负向影响。就积极影响而言，已有研究指出，不同层面

的跨组织协同会导致资源溢出效应，即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长期的协作获取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性

资源，从资源的互补性、资源的通用与专用性、资源的流动方向与利用方式、资源的潜在利益四个方

面实现企业价值创造（王琳和陈志军，2020［2］；Chi 等，2018［28］）。在负向影响方面，杨震宁和赵红

（2020）［19］指出，虽然中小企业能够通过外部协同获取和利用异质性资源，但主体间深入合作可能会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知识同化、路径依赖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现象的发生，不利于中小企业成长。

综上，跨组织协同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结论并不统一。作为中小企业中的突出代表，

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利用跨组织协同带来的资源和知识溢出，同时规避跨组织协同的风险以实现持

续成长，这仍然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的问题。

2.资源依赖理论视角下的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组织出于生存的目的与外部主体建立合作关系进行资源交换，其获取外

部资源的需求导致自身产生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Hillman 等，2009）［29］。这种依赖的本质和范围取

决于外部资源对企业的重要性、稀缺性以及使用资源的自主性和替代资源的可获得性（邱泽奇和

由入文，2020）［30］。组织依赖不仅包括技术、知识等资源依赖，还包括组织结构、文化、关系网络等

方面的依赖，且资源依赖是相互的，当组织间依赖程度不同时，权力关系便变得不平等。学者们从

不同的维度对组织间依赖的类型进行划分，Thompson（1967）［31］认为，组织与其他主体合作和交易

互补资源以及稀缺、不可替代资源时，会产生结构依赖和过程依赖；Emerson（1962）［12］基于交换理

论的权力视角，将组织间依赖划分为联合依赖和不对称依赖，前者是指主体间依赖程度相似，目标

具有一致性，后者是指主体间存在强弱差异的依赖关系，被依赖更多的一方在关系中占据权力优

势。同时，在跨组织协同中可以同时存在联合依赖和不对称依赖，并且在组织不同的发展阶段，其

对外界的依赖程度也存在差异，主体间依赖的不对称性会随着企业的成长壮大而逐渐降低（付龑

钰等，2021）［32］。与之类似，陈光沛等（2022）［33］也发现，处于弱势地位的组织初期可能牺牲一定的

自主权，通过与外部主体合作获得技术、资金等资源实现成长。但随着企业的成长，可以通过减少

对其他主体的依赖或促进其他主体增加对自己的依赖，改变组织间的权力关系和合作模式（Eckert
等，2019［34］；霍丽莎和邵云飞，2020［35］）。基于资源依赖理论，跨组织协同为组织成长奠定了资源基

础（Jagdev 等，2001［27］；Hillman 等，2009［29］），但也让专精特新企业处于权力的弱势端。如何利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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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体的资源不断强大自身，减弱对外部资源持有方的依赖或是强化对方对自身的依赖，即实现

从不对称依赖到联合依赖是专精特新企业发挥跨组织协同效应、促进高质量成长的重要路径，但

现有研究尚未明确中间的过程机制。

综上，资源依赖理论为跨组织协同推进企业成长的悖论提供了理论视角。跨组织协同尽管会

产生不对称依赖，但这种不对称依赖为专精特新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专精特新企业需要

在成长的基础上努力打破权力的不对称，强化联合依赖。这个过程可以借助数字平台技术，强化

企业的吸收、整合和创新能力以改善资源依赖关系，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的规模化可持续性发展，从

而为其成长提供全新的范式，实现主体间合作共生和价值共创，但尚无研究揭示专精特新企业在

跨组织协同中如何处理资源依赖的问题。

3.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关于跨组织协同与企业成长关系呈现单一化和碎片化特征。已有研究或是从正面

视角探索跨组织协同的积极影响（吕一博和苏敬勤，2010［4］；Hansen，2015［6］），或是从负面视角探索

其负向效应（王伟楠等，2023）［17］。然而，在管理实践中，跨组织协同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正反向

效应总是同时存在，企业在获得发展所需的异质性资源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其他企业产生资源上

的依赖，导致权力的不对称。如何在变化的环境中推进正向效应、抑制负向效应是利用跨组织协

同实现持续成长的关键，但现有文献缺乏这方面的探讨。单独关注跨组织协同中的资源溢出效应

或者单独关注深度协同中的知识惯性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文献从动态的视角出发，探

索焦点企业由依赖资源到打破资源依赖的动态过程，才能揭开跨组织协同到企业成长的黑箱。

资源依赖理论既能够解释联合依赖对资源流动整合的积极作用，又能解释企业为摆脱非对称

依赖的权力劣势而进行更深入、频繁的资源积累、整合以及协同创新。因此，将资源依赖理论引入

跨组织协同与企业成长过程的研究中，讨论专精特新企业如何与其他外部主体进行不同维度的跨

组织协同，打破非对称依赖，实现企业成长等问题，有利于对跨组织协同产生的主体间动态关系和

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 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究跨组织协同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涉及到的关键问题是：

专精特新企业如何通过开展跨组织协同活动，打破不对称资源依赖，实现合作共创，进而促进企业

成长？这是研究问题“如何”的“过程”变化，适合采取案例研究。由于研究情境的动态性，跨组织

协同活动和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而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能够较为精

确地把握主体的特征，详细描绘研究现象，深入分析案例主体关键行为的前因后果。现有文献虽

对跨组织协同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从资源依赖理论的视角分析跨组

织协同如何作用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的文献较少，因此本文采取探索性的单案例研究方法，

对案例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事件进行剖析，试图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机理。

2.案例企业选择

鉴于跨组织协同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远大于大型企业（周水银和汤文珂，2015）［36］，而专

精特新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的排头兵，且其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对外部主体的资源依

赖类型（陈光沛等，2022）［33］，本文选取征和工业作为案例企业，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案例企业具有典型性。征和工业成立于 1999 年，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我国链传动行业

的领军企业，并于 2021 年入选国家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发展初期，企业受制

于自身资源能力，必须跨越组织边界与外界主体开展协同活动，并且在不同阶段，不同维度的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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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企业存在不同的资源依赖类型，进而影响企业成长。第二，案例企业具有启发性。在制造业企

业数字化转型的大环境下，作为技术领先的专精特新企业，征和工业如何处理和平衡跨组织协同

与资源依赖间的关系，以适应组织边界的模糊化、组织关系的网络化、组织情境的生态化，实现企

业的高质量、持续性发展，对其他企业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因此，为了能够全面地厘清不同维度的跨组织协同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本文首先根据征和

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对时间阶段进行初步划分，其次在访谈数据和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总结

归纳征和工业不同阶段的协作发展模式，最终将征和工业成长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如图 1所示。

图 1　征和工业成长历程

3.数据收集

本文遵照三角验证原则，通过一手和二手资料两种方式从多渠道获取和搜集资料，进行数据内

容的交叉对比，确保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一手资料主要来自对

案例企业高管的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将跨组织协同、资源依赖、企业成长等关键构念隐含在问题内，

访谈内容涉及到企业成长历程、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等。二手资料包括公司

年报、领导人讲话记录等内部资料以及公司官网、相关新闻报道等外部资料，如表 1和表 2所示。

表 1 一手数据明细

数据来源

征和工业（F1）

征和工业（F2）

征和工业（F3）

访谈对象

总裁金某

发动机链事

业部总经理

金某

企业文化和

战略总监柳

某、方某

访谈内容

征和工业成长历程、与其他主体合作关系建

立和发展、数字化转型过程

征和工业相关业务情况、相关技术创新和产

品研发情况、与上下游客户的关系

征和工业发展历程、企业战略的转变和实施

访谈时间/分钟

120

120

120

访谈记录字数

21352

12536

12830

表 2 二手数据明细

数据来源

内部资料（S1）
外部资料（S2）

名称

征和工业年度报告、领导讲话记录

公司官网、相关新闻报道、对企业高管的访谈

类别

文档

文档

篇数

13
79

数据字数

88294
48403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4.数据分析

在数据分析中，本文采用一阶/二阶的结构化数据分析方法（Gioia 等，2013）［37］，在一阶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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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手和二手资料，提炼出“技术获取”“技术创新”等 19 个一阶概念，并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得到

“技术协同”“资源协同”等八个二阶主题，最后对二阶主题进一步分析、整合、提炼，得到三个聚合

构念——跨组织协同、资源依赖和企业成长。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单案例研究，为了科学地分析案例反映的相关理论和变量间的影响机制，在

保证数据分析信度的基础上成立了两组独立的编码小组。首先，在数据分析前，小组成员对相关理

论、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等进行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使分析者对研究有整体性的了

解。在此基础上，两组成员同时对数据进行独立编码，通读所有案例资料，按照企业发展过程中的

关键事件将其成长阶段划分为三个阶段，对所有符合研究主题的条目进行概念界定和整理，将相同

或相近的条目整理为 1 条，提炼出“技术研发创新”“技术扩散”等 19 个一阶概念。其次，将具有相同

特征的一阶概念进行抽象提取、聚合形成“产学研协同”“价值链协同”“平台协同”等八个二阶主题，

例如“技术研发创新”“技术扩散”都表示征和工业在企业成长第一阶段所采取的产学研协同行为，

并在分析和构建二阶主题的过程中，基于可证伪性原则不断返回原始数据寻找是否存在反例，不断

迭代最终形成二阶主题。最终，根据相关理论将相似的二阶主题进行整合，寻找其背后的逻辑关

联，例如“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均是资源依赖的两种类型，并将小组内不一致的结论分享给熟

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评估，分析保留一致的编码结果，同时将结论与文献中的理论进行对比迭

代，最终提炼出“跨组织协同”“资源依赖”“企业成长”三个聚合构念。此外，小组成员要不断完善数

据资料和相关理论，强化二者间的联系，确保数据能够有效地支撑理论。数据结构如图 2所示。

图 2　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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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例分析

根据征和工业的发展情况，本文从企业成长的三个阶段进行分析，遵循“资源-行动-成长”的

研究逻辑，分别讨论每个阶段征和工业与其他主体进行的不同层次的跨组织协同，由此产生的资

源依赖类型，以及征和工业如何根据不同的资源依赖关系调整企业发展模式，以更好地适应环境

的变化，实现组织关系的动态平衡和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1.征和工业成长第一阶段（2009—2013年）

链传动属于传统的传动方式之一，其行业具有较高的壁垒。为了满足客户需求、争取更大的

市场份额，征和工业作为上游供应商，必须保证技术的先进和产品的质量。由于高端链传动技术

几乎被国外厂商垄断，且企业自身研发能力和资源能力基础相较行业领军企业较为薄弱，征和工

业采取产学研协同的方式进行技术研发创新，并由此产生对其他主体的非对称依赖。企业通过制

度化资源获取与整合以及区域产业协作同频减少非对称资源依赖的劣势，最终实现企业的地区集

聚型成长。

（1）产学研协同。是指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三方在政府、金融机构等其他机构的支持下，为获

取和汇聚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开展的以技术开发创新为主的跨组织协同活动。首先，在技术研

发创新方面，征和工业与吉林大学合作成立了吉林大学链传动研究所青岛汽车链传动研发中心，

建立青岛市链传动研究专家工作站，努力打造企业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从与外部主体的合作中共

享技术人才、获得技术支持，提升自身研发创新能力，形成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正如征和工业总裁

金总所说“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培养、使用高层次技术人才，是促进产学研相结合的

一个重要载体，能够培养、使用、引进高层次创新型青年人才，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速科技成果转

化，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并且，征和工业先后与比亚迪、中

国一汽、吉利集团、江铃汽车等下游客户达成战略合作，邀请双方核心技术人员和专家共同组成

“发动机用强化齿形链”“汽车柴油发动机用精密套筒链”“新型玉米收获机链条”等多个技术创新

研发小组，对相关产品进行技术更新，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征和工业从客户根本需求出发，

应用世界领先技术开展个性化技术创新活动，提高客户满意度，抢占链传动行业市场。其次，在技

术扩散方面，征和工业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创新、集群发展”的原则，立足于现有链条产

业的战略需求，重点扶持链条相关行业企业，与山东金亿机械、青岛淄柴飞华齿轮、青岛赛德精密

锻造等多家链传动企业建立联盟关系，成立青岛征和金链物流产业孵化器项目，鼓励中小企业参

与，带动邻近区域链条相关企业发展，打造中国“链条产业硅谷”。

（2）非对称依赖。是指交易双方彼此的依赖性存在差异，得到更多依赖的一方在相互依赖关

系中处于优势（吕文晶等，2017）［11］。在企业成长的第一阶段，首先，征和工业缺乏核心技术，为实

现产品高质量、高精度的要求，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与高校、科研机构或其他企业跨组织的技术协

同实现相关创新，依赖与下游客户的良好关系获得大宗订单。而作为合作对象的高校和科研机

构，具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较高的技术研发能力，下游客户具有较高的市场和行业地位，有很多可

供选择的供应商，二者对征和工业的依赖性不强，从而会产生一定的权力不对称性，外部主体可能

会利用技术、信息等屏障控制企业活动。其次，征和工业作为处于关系劣势的一方很难具有自主

性，合作关系的开展和终止往往由外界主体决定，取决于对方能从该段关系中获得利益的多少，一

旦被动终止关系，企业便失去技术学习和获取订单的途径，对企业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除非能够

完全避免对其他方的依赖或依赖的程度较小。因此，征和工业需要通过与邻近企业的技术共享和

创新提升企业核心能力，减少关系中依赖的不对称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3）地区集聚型成长。是指企业与某一区域大量集中的主体建立竞争合作关系，通过开展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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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部和跨组织协同活动获取、利用和共享异质性资源，推动企业成长的过程。首先，在制度化资

源获取与整合方面，征和工业与青岛市政府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多次邀请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就技

术研发项目进行分析研讨，其中“发动机时规链条”“汽车柴油发动机高压泵链条”“链板侧面及节

距孔的全光亮冲裁”等技术成果获得了青岛市政府和技术专家的一致肯定，“汽车发动机用齿形

链”等建设项目被青岛市列为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获得青岛市财政资金支持。并且，经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科学技术部等部门考察，与吉林大学链传动研究所合作建立的企业技术中心成为第二十

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享受更多税收、融资等地方科技企业优惠和扶持政策。其次，在区域

产业协作同频方面，征和工业通过成立青岛征和金链物流产业孵化器聚集邻近相关行业企业，在

继续加大企业内部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占据技术领先地位的基础上，开展与高校、科研机构、其他

企业的技术协同活动，就技术难题的攻克方法进行分享和讨论，加深与集群中各个主体的协作关

系，为未来更加深入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实现区域企业共发展、同进步。在这一阶段，征和工

业为逆转主体间关系劣势，打破不对称资源依赖，以提升自身技术协同、吸收和创新能力为主，获

取和整合地方制度性和产业性资源，实现地区集聚型成长。

征和工业成长第一阶段典型证据如表 3 所示。

表 3 征和工业成长第一阶段典型证据索引

聚合构念

跨组织

协同

资源依赖

企业成长

二阶主题

产学研

协同

非对称

依赖

地区集聚

型成长

一阶概念

技术研发创新

技术扩散

权力不对称性

关系自主性

制度化资源获

取与整合

区域产业协作

同频

典型证据援引

合作成立吉林大学链传动研究所青岛汽车链传动研发中心，建立青岛市链

传动研究专家工作站（F2）
先后与比亚迪、中国一汽、吉利集团、江铃汽车等达成战略合作，双方核心

技术人员频繁交流沟通（F2）
开展青岛征和金链物流产业孵化器项目，打造中国“链条产业硅谷”（F1）
缺乏核心技术，需要依赖跨组织的技术协同实现相关创新，依赖与下游客

户的良好关系获得大宗订单（F2）
作为处于劣势的一方很难具有关系的自主性，合作关系的开展和终止往往

由对方决定（F3）
多次邀请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莅临我司指导（F1）
技术研发成果获得了青岛市政府和专家的一致肯定，多个项目获得青岛市

财政资金支持（F2）
征和工业技术中心成为第二十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享受更多企业

优惠和扶持政策（S2）
邀请吉利汽车、长城汽车等厂商和山东金亿机械等多家企业参与到征和链

条研发项目中，就技术难题的攻克方法进行分享和讨论（F2）
2.征和工业成长第二阶段（2014—2019年）

随着制造强国战略的全面推进实施，为了顺应制造业企业的转型浪潮，征和工业作为国内链

条行业的领头羊，也在向着核心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的高技术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加快行

进。在这一阶段，征和工业进一步深化跨组织协同方式，由产学研协同转变为价值链协同，逐步

改变原有的非对称依赖模式，建立联系紧密、合作共赢的多方联合依赖关系，不断扩展企业、市场

规模，与现有及潜在合作主体进行深入广泛的合作交流，在现有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网络延伸型

成长。

（1）价值链协同。是指在产学研协同的基础上，企业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为获取知识、市场等

更多异质性资源，与研发、生产、营销等主体进行的跨组织协同行为。首先，在知识互补方面，征和

工业与下游厂商、经销商及其他链传动企业分享经验、共享技术成果。同时，协同高校、科研机构

设立了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联合培养高素质、高层次技术创新人才，既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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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又为理论技术的实验和应用提供更多的机会，通过知识、技术等资源的

多方流动，实现合作共赢。其次，在产业分工协同方面，作为国内链行业领军企业，征和工业落实

“扩张网络、精准服务、合作共赢”的行动方针，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吸引全国链传动相关

产业的中小企业加入。联盟各成员企业依据各自资源和经营优势，在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制

造、销售服务等方面进行专业化分工，征和工业利用自身多年积累的技术、信息等资源与各企业建

立深入、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同时，征和工业与国内多家链传动企业和研发机构共同承担了国

家级“强基工程”科研项目——大功率舰船用发动机链条项目，在政府资金等的支持下，合作研发

大功率舰船用发动机传动链条。作为机动车辆链系统技术领先企业，征和工业及其他主体通过专

业优势分工，共享厂房和核心技术人才，为项目的顺利进行提供互补资源，助力国内链传动行业发

展。最后，在市场渠道共享方面，征和工业与青岛赛德精密锻造、青岛凯星热处理机械、青岛淄柴

飞华齿等产业联盟内企业，以及一汽汽车、长城汽车、福田雷沃国际重工等下游客户和经销商保持

良好关系，彼此间分享部分市场信息和客户群体，进行联盟内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营销推广，促进各

企业拓宽销售渠道，打开潜在市场。

（2）混合式依赖。是指在合作关系中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两种类型同时存在的现象，虽然

主体间依赖程度仍不对称，但其相互依赖程度较深，在此基础上可以达成部分目标一致的合作行

为。征和工业属于专精特新企业，其技术领域专业化程度较高，但由于其缺少市场、信息等成长

核心资源，对资源的控制力较弱，在关系中大多处于权力关系弱势地位，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较

高。吕文晶等（2017）［11］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的需求程度、交易合作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其在关

系网络中结构特征等均会影响组织对外部主体的依赖程度。朱喆和徐顽强（2021）［38］认为，专业

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具备独立与外部组织进行资源互换的意识及能力，往往会主动寻找替代性资

源以维持组织发展，通过转变组织资源依赖对象减少不对称资源依赖，发挥跨组织协同效应。在

企业成长的第二阶段，由于征和工业技术等能力的提升和市场、人才、资金等资源的积累，其与外

部主体关系的不对称程度大大降低，通过开展各类跨组织协同活动，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产生

主体间混合式依赖关系。首先，在嵌入性方面，征和工业协同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先后设立了

青岛市技术创新中心、吉林大学链传动研究所、吉林大学青岛链传动研发中心、山东省链传动工

程研究中心等十个技术创新研发中心，并与其建立高质、长效合作关系，共同促进链传动技术的

创新，打破国外垄断。作为青岛地区甚至全国领先的链传动企业，征和工业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

品联盟，吸引国内多家企业参与合作，不断扩大联盟规模，加入全国链传动专业技术委员会、中国

机械通用零部件工业协会等，提升自身在链传动行业的品牌优势。其次，在多边信任机制方面，

征和工业与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多年的项目和技术研发合作形成了坚实的关系基础，

被授予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与下游车辆、农机客户也保持着

良好的信任关系，连续多年获得品质优秀奖、优秀免检供应商、品质卓越奖等奖项。征和工业通

过跨组织技术、人才、知识、资金等的资源协同加深了其在网络中的关系和结构嵌入性，形成主体

间多边信任体制，改善关系的非对称性并产生较为紧密的联合依赖，进一步促进企业实现网络延

伸型成长。

（3）网络延伸型成长。是指企业通过拓展自身网络规模及嵌入其他外部网络的方式，延伸企

业关系网络，从而深化跨组织协同与合作，实现企业动态性、协同性成长。首先，在网络规模扩展

方面，征和工业聚焦“质量升级、技术创新”，力争突破高端市场，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合

作，建立技术中心、实践基地等，深化企业产学研体系，与下游合作厂商、经销商建立良好的信任体

系，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形成国内独特的链传动行业战略合作集团。此外，征和工业先后

投资成立了青岛金链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征和工业（泰国）有限公司、青岛征和国际贸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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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家子公司，投资建成了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测试中心，秉承“深化质量升级、精

益升级、机制升级、技能升级，打造高端链条领导者”的愿景，将组织经营业务范围扩大到链条、链

轮、传动件、金属材料等质量检测及计量技术咨询服务，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提高企业信息资源吸

收、处理能力。其次，在网络交互与耦合方面，为打破国外对大功率船用发动机链条的垄断，征和

工业与全国范围内多个链传动行业先进企业建立紧密的正式及非正式合作研发关系，开展更加广

泛深入的以知识、技术、人才、信息流动为主的资源协同活动，嵌入多地链传动企业关系网络。同

时，征和工业凭借自身在全国车辆用链传动系统中的领军地位，嵌入本田、雅马哈等知名摩托车企

业，雷沃、CLAAS 等知名农机企业以及吉利汽车、江铃福特等知名汽车企业的供销等关系网络，在

全球范围内发展经销商，扩大企业规模。网络规模扩展是指企业自身网络的延伸，网络交互与耦

合是指企业与其他主体的不同关系网络的互相嵌入，二者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通常是兼而有之。

在嵌入国内外不同行业领军企业以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系网络后，征和工业利用网络其他主体

共享的信息、知识、市场等资源，开展更加深入的价值链协同活动，进一步拓展自身网络规模。在

这一阶段，征和工业在地区集聚型关系建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并加深主体间网络联结，通过多

方关系网络的交互和耦合，实现跨组织的资源共享、资源互补，扩展企业业务领域，逐步提高市场

份额，开拓全球市场，由最初的不对称依赖向联合依赖转变，促进企业核心发展能力的提升和成长

潜力的积累，实现企业网络延伸型成长。

征和工业成长第二阶段典型证据如表 4 所示。

表 4 征和工业成长第二阶段典型证据索引

聚合构念

跨组织

协同

资源

依赖

企业

成长

二阶主题

价值链

协同

混合式

依赖

网络延伸

型成长

一阶概念

知识互补

产业分工

协同

市场渠道

共享

嵌入性

多边信任

体制

网络规模

扩展

网络交互

与耦合

典型证据援引

协同高校、科研机构设立了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F2）
与下游厂商、经销商及其他链传动企业分享经验、共享技术成果（F2）
落实“扩张网络，精准服务，合作共赢”的行动方针，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

（F1）
与多家链传动企业共同承担了国家“强基工程”项目——大功率舰船用发动机

链条国家级科研项目（F2）
与青岛赛德精密锻造等联盟内企业以及一汽汽车等下游客户和经销商保持良

好关系，共享部分市场信息，进行联盟内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营销推广（F2）
协同政府、高校和科研机构先后设立了山东省链传动工程研究中心、青岛市技

术创新中心等十所技术创新研发中心（F3）
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作为核心企业不断扩大联盟规模（F3）
被授予中国机械工业优质品牌、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等荣誉，连续多年获得

品质优秀奖、优秀免检供应商、品质卓越奖等奖项（F2）
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中心、实践基地等（F2）
与下游合作厂商、经销商建立良好的信任体系，成立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

（F3）
投资成立青岛金链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征和工业（泰国）有限公司、青岛征

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三家子公司和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检验测试中心

（F1）
与全国链传动先进企业协同研发出大功率舰船用发动机传动链条（F2）
在摩托车用链传动系统、农机用链传动系统、汽车用链传动系统等领域，征和在

全球拥有 1600 多家经销商（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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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征和工业成长第三阶段（2020年以来）

链传动行业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高精度发展转变，征和工业为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互联

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逐步缩小在链传动行业与国外领先企业的差距，向中高端市

场进军，开展以平台协同为主的跨组织协同活动，与关系参与主体深度互动融合，形成组织间联合

依赖，企业组织边界不断拓展，与外部其他多主体价值共创、数智共生，并最终实现企业的生态嵌

入型成长。

（1）平台协同。是指在产学研协同和价值链协同的基础上，企业在平台中与平台主和其他互

补主体进行文化融合、数据共享、资源互补的协同过程（Wu 等，2022）［39］。通过与卡奥斯工业互联

网平台的战略合作，征和工业与海尔卡奥斯以及平台内其他互补主体实现了资源互补、数据共享

和文化融合，完成了征和工业的数字化转型，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建成首家链传动行业的互联网工

厂。首先，在平台资源互补方面，征和工业作为传统链传动企业，对数字化、智能化的相关技术研

发及应用缺乏经验，缺少相关的数字化人才等资源支持。而卡奥斯作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领军企

业，背靠海尔，具有丰富的制造业转型经验和雄厚的技术资源支持，可为企业提供规模定制化服务

和数字化转型必需的互补资源，解决“卡脖子”难题。同时，征和工业是传统制造业国家级专精特

新企业之一，其发展问题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可促进卡奥斯生态赋能能力的提升，征和工业与卡

奥斯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双方资源互补，实现协同发展。其次，在平台数据共享方面，依托卡奥斯平

台生态形成多方协同模式。征和工业与平台主卡奥斯共享生产、管理数据，合作建成企业数字化

管理系统，通过大数据实时透明化实现数据驱动决策，提升生产研发效率。同时，与平台内互补企

业建立紧密的数据链接，征和工业依赖卡奥斯平台的资源集聚能力，打通不同主体间的信息壁垒，

依托数字化技术共享部分研发、生产、管理等数据，推动区域跨组织协同活动的开展，形成优势互

补、难题共解的合作模式，促进相关产业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最后，在平台文化融合方面，征和

工业成立多个项目小组，与卡奥斯平台以及成功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相互交流，深刻领会海尔

“诚信生态、共赢进化”的精神、“人单合一、链群合约”的作风和卡奥斯平台“为创造者赋能，为担当

者担当”的目标，通过文化沉淀、文化理念、文化落地三个步骤实现企业文化的循环演进，根据征和

工业发展战略对自身企业文化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开放奋斗、科技创新、和顺环境”的核

心价值观和发展哲学。

（2）联合依赖。是指关系主体间具有高度的目标一致性，彼此深入依赖，互动和合作紧密，可

能开展一系列联合行动。在企业成长的第三阶段，征和工业通过资源互补、数据共享和文化融合

实现了与平台主和其他互补企业间的平台协同，依赖数字化技术实现进一步发展，其与外部主体

间关系由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并存转变为联合依赖关系。首先，在嵌入性方面，征和工业与海

尔卡奥斯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如何建设数字化工厂成立项目小组，相关技术、管理人员

密切交流，实现数据资源互补与共享。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下游企业的产学研一体化程度进一步

加深，征和工业同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研发关系，与金链国际优品联盟

中的企业及上下游客户保持持续、紧密的协同合作关系，共建项目研发团队，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问题进行密切讨论。作为国内链传动行业的头部企业，征和工业以自身为核心建立多主体间的合

作关系网络，凭借其位置优势开展或调整跨组织活动，通过共享企业发展经验，吸引更多链传动企

业加入联盟，依托卡奥斯平台进行更大范围的资源和数据流通，实现价值共创。其次，在多边信任

机制方面，平台中各类跨边界活动的进行、主体间跨组织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技术、信息等资源的

协同和数据的共享等均建立在信任关系的基础上。征和工业与政府、科研机构和企业具有多年的

合作基础，保持着良好的信任关系，入选首批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企业，多次获得五羊本田、新

大洲本田等供应商表彰，同时征和工业与卡奥斯平台和平台内企业建立高度信任关系，开展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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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数据化学习活动，共建数字化工厂。征和工业通过与关系内多个主体相互依赖、紧密合

作，彼此互相配合和制约，其战略目标也趋向一致，实现联合依赖，达成合作共赢的局面，并最终促

进企业的数字化成长。

（3）生态嵌入型成长。是指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改变生产经营模式，通过嵌入已有的平台等生

态关系网络，实现多主体之间合作共生、价值共创的过程。首先，在数字技术赋能方面，征和工业

依托海尔卡奥斯建立数字化工厂，在人员、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进行流程重塑，将互联网、大数

据等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在嵌入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生态系统过程中，不断增强并运用自

身吸收、协同和自主创新能力，充实丰富企业数智资源，构建核心竞争力。开展青岛征和链传动有

限公司产能扩建项目，将原有的链系统业务整体组建成为链系统事业群，开发新品，扩充产品线，

将车辆链系统延伸至舰船发动机等领域，在农业机械方面依托现有技术经验，进一步研发了农业

机械使用的旋耕刀、犁铧等耕整部件，实现技术质量双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不断扩大企业市场

规模，为未来进入欧美国际市场奠定基础。其次，在组织边界融合方面，征和工业在提升已有产品

品质的同时，大力发展高端产品、高端市场、高端客户，重点关注物流装备、食品工业、医疗设备、大

型农机、大排量机车等市场。在卡奥斯平台的支持下，与外部其他主体开展多方面的跨组织协同

活动，通过密切的业务往来、技术合作研发等方式，增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

盟企业和智能制造、大型装备、工程机械、运输设备等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深度，围绕企业战略目

标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等的持续融合，拓宽企业关系网络。在这一阶段，征和工业

利用海尔卡奥斯平台数字赋能，紧紧围绕主要业务版块布局，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规模，优化产

品结构，培育专精特新链系统产品，通过资源、数据、文化等跨组织平台协同，拓展企业边界，促进

主体间价值共创，实现企业平台嵌入型成长。

征和工业成长第三阶段典型证据如表 5 所示。

表 5 征和工业成长第三阶段典型证据索引

跨组织

协同

资源

依赖

平台

协同

联合

依赖

平台资

源互补

平台数

据共享

平台文

化融合

嵌入性

多边信

任体制

征和工业对数字化、智能化的相关技术研发及应用缺乏经验，缺少相关的数字化

人才等资源支持，卡奥斯可为企业提供必需的互补资源，解决“卡脖子”难题（F1）
从人力资源、设备管理、生产管理执行系统、智能仓储等方面进行流程设计，通过

各系统模块打通实现大数据实时透明化，数据驱动决策，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

质量稳定性（F3）
文化沉淀、文化理念、文化落地实现企业文化三步循环，将海尔卡奥斯企业文化与

企业自身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卓越绩效为引领的《征和基本纲领》，构建了独特、丰

厚的企业文化体系，包括：“传递动力、承载重托”的使命；“改变中国和世界制造”

的愿景；“开放奋斗、科技创新、和顺环境”的核心价值观（F3）
与卡奥斯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同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

研发关系，与金链国际优品联盟中的企业及上下游客户保持持续、紧密的协同合

作关系（F2）
征和工业是国内链传动行业的领头羊，凭借其核心位置开展或调整跨组织活动

（F2）
入选首批新一代“青岛金花”培育企业，多次获得五羊本田、新大洲本田等供应商

表彰，同时与卡奥斯平台和平台内企业建立高度信任关系，开展多次信息化、数据

化学习活动，共建数字化工厂（F3）

聚合构念 二阶主题
一阶

概念
典型证据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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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成长

生态嵌入

型成长

数字技

术赋能

组织边

界融合

在人员、生产、物流、仓储等环节进行流程重塑，依托卡奥斯建立数字化工厂（F3）
将原有的链系统业务整体组建成为链系统事业群，成立征和工业青岛中心（F1）
开发新品，车辆链系统已经延伸至舰船发动机等领域，并研发了农业机械使用的

旋耕刀、犁铧等耕整部件（F2）
增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征和金链国际优品联盟企业和智能制造、大型装备、工程

机械、运输设备等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的深度（F2）

续表 5
聚合构念 二阶主题

一阶

概念
典型证据援引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征和工业的探索性单案例分析，系统讨论了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之间

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如图 3 所示。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如

何通过开展跨组织协同活动调整关系主体间依赖类型，实现企业不同阶段的成长。

1.跨组织协同驱动下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路径

本文通过对征和工业案例分析发现，在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第一阶段即初创期，随着内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专精特新企业很难仅凭借自身力量获取竞争优势，需要向外寻求价值

增长途径（苏妮娜等，2020［1］；孙卫东，2019［3］）。为了打破国内外大企业对高端技术的垄断，专

精特新企业通过开展跨组织产学研协同活动进行技术研发创新。然而，由于发展初期企业规模

和资源基础相对较弱，在与其他主体合作关系上处于权力弱势，导致非对称依赖关系的产生（陈

光沛等，2022）［33］。为保证经营活动的自主性，并克服依赖非对称带来的潜在风险，专精特新企

业需要在跨组织协同过程中获取和整合制度化资源，确保区域产业协作同频，建立地区集聚型

成长模式。

在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第二阶段即发展期，为实现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目标，扩展企业自身及

其网络关系规模，减少对其他主体的依赖，专精特新企业深化跨组织协同方式，在产学研协同的

基础上开展价值链协同活动，改善主体间权力关系，但由于部分外部关键资源仍难以替代，企业

还需要依靠外部主体进行资源的获取和整合，因此形成了主体间混合式依赖关系（Eckert 等，

2019［34］；霍丽莎和邵云飞，2020［35］）。为进一步减少关系的非对称性，专精特新企业在技术、人

才、资金等资源积累的基础上拓展并加深企业已有网络联结，寻找并嵌入新关系网络，实现网络

延伸型成长。

在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第三阶段即变革期，为开拓中高端市场，逐步缩小与行业领军企业的差

距，并且由于数字化变革的不断深入，组织边界逐渐模糊（王琳和陈志军，2020）［2］，专精特新企业在

前两个阶段协同的基础上，借助数字化技术自主开展以平台协同为主的跨组织协同活动，通过不

断积累和整合内外资源，企业逐渐打破非对称资源依赖劣势（邱泽奇和由入文，2020）［30］，形成主体

间的联合依赖，主体间关系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依托数智技术赋能不断扩大企业及其网络关系规

模，拓展组织边界，促进多主体价值共创，实现企业的生态嵌入型成长。

综上所述，专精特新企业出于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企业高质量成长的目的，向外寻求资源

交换即跨组织协同，并不断深化跨组织协同方式。在为专精特新企业带来互补性关键资源的同

时，也会使企业产生对外部主体的资源依赖性（Hillman 等，2009）［29］，根据不同主体资源的稀缺性、

使用资源的自主性、替代资源的可获得性的差异，其权力地位也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不对称依赖和

联合依赖关系的产生和相互转化。这个过程中，专精特新企业为了克服不对称依赖可能导致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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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丧失等问题，不断减少对其他主体的依赖并增加其他主体对自己的依赖，从而推动主体间依

赖类型和结构由不对称性向联合性转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成长模式，驱动企业成长路径

的演变，最终促进专精特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如图 3 所示。

图 3　跨组织协同驱动下的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模型

2.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跨组织协同

跨组织协同是专精特新企业获取和整合内外互补性资源的重要方式之一（杨震宁和赵红，

2020）［19］，通过为企业提供技术、知识、信息等新资源，有利于企业及时响应市场需求、提高创

新效率、降低经营风险，从而培育起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Köhler 等，2012［21］；

Chen 等，2011［22］）。为减少企业成长模型建立的主观性，本文结合数字化的时代特征，通过分

析可能影响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因素即企业跨组织协同行为进而衡量其成长性（蔡宁和陈功

道，2001）［40］，并讨论不同阶段专精特新企业和外部主体的动态协同行为与企业成长模式的

关系。

根据案例分析，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跨组织协同行为可根据参与主体的差异分成

产学研协同、价值链协同和平台协同三类。专精特新企业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目标、所需的不

同关键性外部资源和时代特征，选择与不同主体开展不同层面的跨组织协同活动，并随着企业

的发展，跨组织协同活动也是一个不断深化演变的过程（Jagdev 等，2001）［27］。在产学研协同阶

段，采取主动式知识吸收和被动式知识扩散两种方式进行资源的交换和积累（肖振红等，

2021）［41］，汇聚前沿技术和重点创新人才，及时调整企业供需错位（蔡湘杰等，2023）［42］，提高企

业技术创新能力，打造产学研一体化模式。随着技术知识资源的不断积累、转化、利用和现有

关系不断深入，企业规模以及行业地位逐渐提升，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盈利能力，专精特新企

业在产学研协同的基础上与研发、生产、营销等价值链主体开展价值链协同，由企业内部价值

创造活动向产业内不同却相互关联的价值创造活动转变（易秋平，2023）［43］，拓展企业关系网

络。之后在数字化技术的支撑下，在产学研协同和价值链协同的基础上，专精特新企业打破供

应链、产业链壁垒和时空的限制（Helfat 和 Raubitschek，2018）［44］，与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平台主和

其他互补主体开展平台协同活动，充分交换数字资源，形成多生态主体间的数智共生、价值

共创。

研究同时发现，专精特新企业不同阶段的跨组织协同活动是其成长模式形成及演变的重要驱

动力之一，企业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与企业建立联盟关系网络、嵌入数字化平台等协同行

为实现资源、数据、文化等方面的共享，不断积累资源，在充分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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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资源依赖程度，提升自身生产经营的创新性和灵活性（王彦林和王莉，2023）［9］，从而形成不同的

成长模式，实现多主体价值共创。陶璟等（2023）［45］认为，企业成长的关键是获取可持续价值，而专

精特新企业价值的重要来源便是与外部主体进行的资源交换，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成长会选择不

同的资源交换类型（Li 等，2021［46］；Brockhau 等，2016［47］），因此不同成长模式的形成也会反过来促

进专精特新企业跨组织协同行为的改变。本文在此基础上，从跨组织协同角度总结出了专精特新

企业成长的过程机制。但由于专精特新企业相比于其他企业主体具备更强的创新性、创造性毁灭

的特征（张伟和柴张琦，2017）［48］，以及跨组织协同本身具有的利益主体多元性、资源离散性等特

征，专精特新企业在跨组织协同过程中需要建立积极有效的协同管理机制，通过聚焦关键协同问

题，不断调整跨组织协同方式和成长模式，优化风险利益的分配和资源的集成交换途径，以减少跨

组织协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3.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资源依赖

专精特新企业作为技术创新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模式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和动态性，并且由

于其所处环境 VUCA 特性日益显著，专精特新企业与外部其他主体的关系及多方间的依赖程度已

成为影响企业成长的关键因素，企业间资源依赖类型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专精特新企业成

长模式的差异。现有研究往往直接默认资源依赖已经存在（蔡宁等，2023）［49］，尚未讨论导致资源

依赖产生的前因变量。而本研究发现，跨组织协同是企业间资源依赖产生的前因，即专精特新企

业受制于内部资源约束，会跨越组织边界向外寻求价值共创渠道，从而推动了主体间依赖关系的

产生。

此外，本研究发现企业间资源依赖类型的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专精特新企业成长模式

的差异。根据关系主体权力差异，将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依赖性分为不同程度的非

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Emerson，1962）［12］，这两种依赖类型的变化推动了企业成长的演变。在发展

初期，受制于企业规模和薄弱的资源基础，跨组织协同让专精特新企业置于非对称依赖中，虽然企

业获得了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资源，但也可能会让企业失去经营的自主性（陈光沛等，2022）［33］，不

过这也为企业在下一阶段打破不对称依赖埋下了伏笔。在非对称依赖下，企业主要是为其他主体

提供产品或服务以获取价值（Thompson，1967）［31］，主体间资源大多是单向流动，因此专精特新企

业会寻求改变不对称依赖关系的有效途径，通过减少对其他主体的依赖及促进其他主体增加对自

己依赖（Greve 等，2010）［50］，降低关系中的不对称性。联合依赖是由多个目标一致、利益取向相

同、行业地位相似的主体所开展的跨组织协同活动形成的，虽然主体间依赖水平较高，但由高水平

依赖导致的关系惯性较低（Gawer，2021）［51］，可通过在关系主体间建立非标准的协作机制构建信

息反馈循环，促进资源自由流动，提高专精特新企业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实现合作共生、价值

共创。

六、 理论贡献与启示

1.理论贡献

第一，识别并归纳出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联系，拓展了跨组织协同与企业绩效

关系主题的文献。首先，已有文献从技术、信息、资源等维度对跨组织协同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进行探讨（何郁冰，2012［25］；谢雨鸣和邵云飞，2013［26］），但忽视了数字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平台协

同合作方式，同时研究大多从协同要素的层面对跨组织协同类型进行划分，分别讨论其对企业成

长的影响，很少从其他划分标准进行分析，并且忽略了跨组织协同行为是一个多方面动态递进的

过程（Chi 等，2018［28］；卢强等，2021［52］；赵晶等，2022［53］）。因此本文从产学研协同、价值链协同、平

台协同三个层面的跨组织协同出发，分析其在企业发展过程的独特作用。此外，考虑到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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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与传统中小企业不同，具有专业性、精细性、特色性、创新性的特点，其成长模式与其他企业存

在较大差异，但现有研究尚未对其成长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本文选择专精特新企业作为

研究对象，将研究视角由组织内部拓展至组织外部，根据专精特新企业阶段发展特点，剖析企业跨

组织协同行为层次，对企业地区集聚型、网络延伸型、生态嵌入型成长的不同模式进行总结归纳，

探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二者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研究提供一定

理论参考。

第二，从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揭示了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打开了

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关系的黑箱。部分学者认为在企业成长过程中，为了获取外部

异质性资源，主体间存在产生依赖性的可能性，且依赖关系会随企业发展不断改变（杨震宁和赵

红，2020［19］；Hillman 等，2009［29］）。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成长和实现价值创造的关键是平衡与

外部主体间的关系及依赖程度，企业会出于减少对外界依赖和增加外界对自身依赖的目的，调整

跨组织边界的行为，以实现发展目标（Eckert 等，2019［34］；霍丽莎和邵云飞，2020［35］）。因此，本文

创新性地引入资源依赖理论，从非对称依赖和联合依赖差异入手，探讨了专精特新企业如何与其

他外部主体进行不同维度的跨组织协同，打破非对称依赖，加深联合依赖，获取资源、权力的中心

地位，提升企业核心能力，实现企业高质量成长等问题，最终揭示了跨组织协同与专精特新企业

成长的内在作用机制，打通了二者间的联系通道，为专精特新企业成长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

2.实践启示

第一，专精特新企业要根据战略目标和市场需要采取不同跨组织协同方式。面对复杂的内外

部环境，专精特新企业要重塑经营理念，抢占市场竞争主动权。应根据对异质性资源的不同需求，

与外界其他主体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展不同层次的跨组织边界的协同活动，例如技术协同、资

源协同、平台协同等。同时，主动对企业内外资源配置及管理行为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获得独特的

竞争优势，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成长。

第二，专精特新企业在与多主体建立合作关系时要注意资源依赖结构。为获取企业成长所紧

缺的各类要素，专精特新企业难免会与外界进行频繁的资源交换，从而产生不同类型和程度的依

赖关系，并且主体间依赖程度的不对称往往会对企业成长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专精特新

企业要重视自身资源依赖结构，尽量减少关系中权力的不对等性，向联合依赖转变，实现企业不同

阶段的高质量成长。

第三，专精特新企业要充分适应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专精特新企

业要充分认识到数字化情境下的企业成长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动态过程，企业需要注重内外

资源的有效联接，基于专精特新企业独特的创新增长点，不断提升协同、吸收、自主创新等能力，识

别市场新机会，挖掘跨越组织边界的企业成长新方向，推动企业由地区集聚型成长向网络延伸型

成长和生态嵌入型成长的动态演进，构建共创、共赢、共生的数字化生态。

3.研究局限及展望

尽管本文从跨组织协同角度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路径进行了有益的分析，但仍存在一定程度

上的不足。首先，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动态性和复杂性，本文将产学研协同、价值链协

同、平台协同三种方式纳入跨组织协同与企业成长模式的讨论，缺乏分析的全面性，未来研究可以

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探究其他因素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例如讨论关系网络主体的演变、关

系网络的治理以及组织韧性对专精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或从动态能力理论和知识耦合的角度分

析专精特新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其次，本文引入资源依赖理论分析跨组织协同如何影响专精特

新企业成长，将协同合作中产生的资源依赖关系基于权力因素分为不同程度的非对称依赖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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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但不同学者存在不同的分类依据，未来可以从资源、关系等其他方面对资源依赖类型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最后，本文采取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样本企业是链传动行业专精特新企业，研

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进行多案例研究、fsQCA 研究等检验本文结论，提高结论的普

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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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 Affect the Growth 
of Specialised and New Enterprises:A Case Study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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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what have specialized，refined，distinctive and novel 
characteristics are usually constrained by their own scale，environmental conditions，business risks and other limitation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have all the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adapt to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which are not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high‑quality growth.Existing researches 
still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how to overcome resource disadvantages and establish a uniqu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ath for 
specialized new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through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can 
substantially access heterogeneous resource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i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dvantages，opening up new 
growth paths. On the other hand，however，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symmetric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may lead to 
potential business risk problems.Therefore，based on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this paper uses the exploratory single 
case study method to explore how different levels of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affect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rowth model of specialized new enterprises，and to summarize the growth path of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era，as well as the intrinsic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on the growth of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The paper found that：according to the business objectives of different stages，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carry out cross‑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from three levels of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synergy，value chain synergy and platform synergy，and establis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multiple external entities.

Under the action of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while acquiring complementary key resources，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will also generate resource dependence on external subjects，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ir power position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arcity of resources，autonomy in the use of resources，and availability of alternative 
resources of different subjects，which will lead to the generation and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joint dependence relationships.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ities changes from asymmetric dependence to joint dependence，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multi‑party synergy have 
increased，so as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growth path of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and achiev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not only help to expand the literature on organizational synergy，
resource dependence and the growth of SMEs，but also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owth paths for 
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Specialized and new enterprises should fully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dopt different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market needs，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structure when establish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ultiple subjects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growth. Although this paper provides a useful analysis of the growth path of specialized，special and new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it is still deficient to a certain extent.First of all，the growth of 
specialized，special new enterprises has significant dynamics and complexity，and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three modes of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synergy，value chain synergy，and platform synergy into the discussion of cross‑organizational 
synergy and enterprise growth mode，which lack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analysis. Secondly，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resource dependence relationship arising from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into different degrees of asymmetric dependence and 
joint dependence based on the power factor，but differen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categorization bases. Finally，this paper 
adopts an exploratory single‑case study approach，and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i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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